
华藏山社支助五·一二大地震陇南文县灾区待援学子同舟行动
               —— 同舟共济，奋越时艰
                                                贵州师范大学，赵常秀
我接到华藏山社杨本华先生的电话，那是2008年11月25号，这天在那个时刻，恍若窗外灰色的天空突然间放出七色的色彩。是的，那一刹那心情满满当当的快乐。
我回想我最初认识杨本华先生是在暑假时，我在贵州苗乡小寨村我高中同学家中见到他，大家都称呼他 —— 杨哥。虽然他年纪长我不少，但还是叫他杨哥比较亲切，之后我就一直称他为杨哥了。那次他是来帮助小寨做农村建设工作的，我们当时并没有深度的交谈，只是拿到一张杨哥的名片。暑期之中我曾经发一个信息给杨哥，没想到当时在美国的他居然给我回了个电话。就由于这个缘起，我们就熟了起来，我曾把我和我家的情况一切都向他倾诉。更没想到这一次华藏山社赈灾行动，杨哥安排让我同行，他知道我是学广播电视传媒的，因为随行有三家报社和两家电视台的记者，所以杨哥此安排是要我在这次活动中能够体验和学习到我专业上的知识，并得到一次实践的锻炼。
当我收到宁夏电视台苟裕光记者的邀请函时，我高兴地去找学校李书记请假，他也愉快地笑笑准了我的假，当时我的心情就如同实实地蹋在人生的起跑点，有一种准备充实，将一越而奔的快乐心境。
11月26日清晨六点，贵阳火车站不见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想起一句话：“一个人行走的时候，我不曾觉得孤独，因为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很热闹了”。踏上了北上的路途，一路上内心都是那么的热闹。想着到了北京就可以同杨哥汇合，心中总是感到暖暖的，有如期待回家那种渴盼与塌实。车窗外风景在变，我不停会心地在笑，想出今天行程的主题那就是：“一路向北”。

我从未出过贵州，然而今天我竟然也能目睹由南至北祖国不同的山川地貌。火车在动荡，山洞连连，光线忽明忽暗，河床流水，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要我想起应该用上锦绣河山这四个字吧。
我的思绪跟着飘摇，如此惬意还是我生命中第一回。
列车缓缓停在北京西站，我来到首都北京。全国各地的人民在我身边穿梭，没想到祖国的首都也让我留下了脚印。我随手拿出火车上刚买的地图，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那颗中国人的中国心骄傲地跳着，公交车经过天安门时我笑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在我心底冉冉升起。
我想起在一本书上看见张岳轩将军送给杨哥的题词“心系中国之命运，力行民族之复兴” 我感觉到的确中国的命运在一代代的传承下去，似乎也感染到我，一种崇高的爱国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同杨哥在日坛路车站碰面了，杨哥让我先打电话给家人和我学校的同学报个平安。大家听到我安全把自己送到杨哥那里他们都放心了。杨哥说：“我请你出来的，我要保证你安全，直到把你安全送回学校为止！”他说得很认真，我笑了，感觉很舒心。
到达北京次日，我们便要乘飞机去兰州。在机场，杨哥从我怯怯的眼神中明白了一切。由于我是第一次坐飞机，他细心地指导着我完成登记的每一个步骤。也许没有人会了解我当时那份紧张的心情，在杨哥的指引下，我摆脱了尴尬，心存感恩。
上了飞机，我坐在窗口，飞机起飞了。杨哥说：我们是朝北起飞的，现在飞机要左转了，话音刚落飞机左转了。杨哥又说：飞机要收副翼了，继而飞机的副翼果真就收起来了。我实在惊讶，杨哥说没啥了不起，我也是个飞行员。杨哥一路上潜移默化地将他在生活中的很多有用的经验与知识都教给了我。
当晚我们晚上11：30抵达兰州，宁夏电视台苟裕光记者前来接机。第一眼看到他，脖子上带着一圈白色的东西。当然，那不是保暖的围巾，心里觉得怪怪地。尔后杨哥看明白了我眼中的疑问才笑着告诉我缘由，苟记者前不久出外完成拍摄任务时出了车祸，伤了颈椎，伤还未好竟然奋不顾身、义无反顾地来参加这次赈灾行动实在让我震撼。杨哥对我说：这叫志同道合。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却不好意思多问。
后来，我才知道参加这次行动的每一位记者都是不拿一分酬劳的，他们都同杨哥一样有着一颗善良的心，愿意同杨哥长途跋涉，一路颠簸到边远的重灾区去执行这次捐赠睡袋的行动，还帮杨哥做了不少工作使这次行动能顺利进行。杨哥能得到如此多人的帮助，使我体会到杨哥人格的魅力。
文县是陇南重灾区，98%的房屋被震毁。到文县实在也很不容易，山高路险。该灾区地处在偏远省界上，地震发生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因而上报稍迟，导致地震灾后对该区灾情重视不足，救灾物资姗姗来迟。也因此在寒冬来临时，多数老百姓还住在临时帐篷里。
没想到在五月底，杨哥已经想到灾区今年冬天将有困境，六月就订做了200个睡袋，准备寒冬来临之前捐给重灾区的一所小学。
一路上十几个小时我们都在面包车上度过，只有午饭时间休息了一会儿。我们此次在旅途中往返都在郎木寺的阿玛尼餐馆吃的饭，听说这个餐馆在网上很有名，欧美很多人都知道，我看到餐馆里还有不少名人留言及各地区的风景名信片。餐馆里有一对外国夫妇带着孩子来，还同我用中文招呼说 “你好”。他的孩子跑来同我抢着玩那只刚满月的藏獒。
甘肃日报摄影记者李小龙告诉我这个餐馆是甘肃卫视两个女记者开的，他与她们很熟，回程时我们还在这家餐馆用餐，老板做东请客。
杨哥也赠送了一面华藏山社的旗帜给餐馆留作纪念。杨哥很细心地照顾我，他在留言板上写下“华藏山社”，还让我接着留下我的名字，杨哥笑着说：“华藏山社赵常秀来到了这块宝地”。
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甘肃陇南文县中庙乡联丰村联丰小学，它位于甘肃的省界上。一水之隔就到四川的青川。距离兰州有一千公里，杨哥计划是用五六天的时间完成这次行动，但由于记者都需要赶回去工作，所以计划改为三天完成这次任务。这样我们必须忙着赶路，一天要走完一千公里。天寒路上有冰雪，行车十分危险，似乎大家都有一些紧张。
窗外除了荒凉，再就是白雪、牦牛与羊群，啊，这就是西北高原，我有幸看到了这一片黄土地。一望无际的开阔世界，淳朴、厚重，像靠着父亲的肩膀，有一见如故的亲切，像离家多年的儿女奔向母亲的怀抱。到达郎木寺，这里蓝蓝的天。天真蓝，让人感到深邃，纯净，幽远，安详。这是甘肃和四川接壤的藏地，镇上来往的大都是藏民，地处高原，他们脸上明显地带着高原红，虽然他们各个露着微笑，但能看出在高原上生活的艰辛。
杨哥看我看着窗外思绪飘忽的情景说道：“人生短暂，呼吸之间，给自己机会多走走其他地方，多看看别人的生活方式，你就会很自然地找到你自己该走的路。对自己要诚实，打开心扉，去亲近上苍给予的大自然，心里健健康康的活着，有乐趣享受着生活才是最重要的。我使劲的点头没有更多的言语。然而杨哥依然细细给我讲述他的经历和哲理。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然而杨哥对我却信心满满。他总说我以后会进步得很快，会做得好好的。我在他眼里清晰的看到自己眼中蔓延的感动。
为了赶时间，我们下车吃完中饭便马上继续赶路，一路轮流开车，途经四川若尔盖、九寨沟然后北上到甘肃陇南文县。到达文县时已是凌晨2：00左右。
甘肃卫视记者陶小鹏的父亲亲自来迎接我们，为我们联系好招待所还准备了丰富的晚餐。杨哥说这次我们能来到文县重灾区援助联丰小学的小朋友就是陶记者的父亲联系的。地震后，他参加了地方的救援工作，在联丰村住了两个月的时间。他在文县广电局工作。许许多多的环节都是由他联系促成的。
我们稍作休息，清晨六点我们就动身，在路边摊匆匆吃完早饭，我们就去接收由北京物流公司托运过来捐赠物资。要把物资转放到文县广电局无偿提供的皮卡小货车上。
货车到了，开始卸货。杨哥同我笑了一笑说，这种事必须自己亲自去做。杨哥一动大家都动了起来。苟欲光摄影，唐奇摄像，他们还在工作间隙教我处理光线与构图等专业知识。我也拿起华藏山社的DV学着拍摄起来。
很快二十箱的睡袋都搬到我们的小卡车上垒好，这时杨哥把我叫了过去，教我绑货的技巧，他说：“卡车行车时有惯性，绑货物要用绳子从前面往后绑，这样货物会越来越紧不会散开”。杨哥总是在找机会教我知识。他说什么都会一点，走江湖不吃亏的。我们跟随的小皮卡沿着河谷往联丰村开去。
地震后到处塌方路况非常不好。车颠簸得厉害不说，磋车更是惊险无比，幸得熟悉这一路况的陶记者的弟弟陶小琦无偿为我们当司机。我们才能三个小时内赶到中庙乡联丰小学。沿途的颠簸让我感到晕车，只记得不是高山就是峡谷。道路两旁都是密密麻麻的蓝色救灾营帐以及地震倒塌断垣残壁的民房。
一路尘土飞扬，路边有不少横幅写着重建美好家园。到处都是老百姓拿着工具为重建自己的家园努力的在赶工。杨哥说我不亲自经历，眼前的景观是无法想到的，终于到了联丰小学。
无法去形容目前这个村子的条件有多糟糕。部分被地震震垮的房子，依旧还能看到残垣断壁。旁边盖着的蓝色救援营帐上附着厚厚的尘土和泥巴。每个人都忙着盖房修建临时房屋，维持基本生活。同时我体会到华藏山社这次的赈灾活动的背后是如何的艰辛。全校183名小朋友都排好了队，一张张纯净到没有一丝杂质的笑脸，一双双清澈到如泉水般明亮的眼睛。一个个来到我们面前收下赠与的睡袋，我刹那间感悟到杨哥他博大的胸怀，回过头我看到杨哥脸上孩子般宁静的笑，于是我也笑了。我的笑带给我好长好长的深思。我的生命里似乎找到了曙光看到方向。
   睡袋全部发送到孩子们手中，孩子们都还不肯散去，在孩子们的要求下我们大家一起照了张合影。杨哥同孩子们一一道别，并不停的说：“照片会给你们寄来”。
接着我们参观了这里临时建起的小学的每一个教室。我看到杨哥眉头紧锁认真细心地倾听小学校赵校长讲解的每一句话。我相信在杨哥的心里他还有个盘算。我没见杨哥多说话，我立刻回想到在路上杨哥跟我说过“看到了就好，知道了该做就去做”，要力于行不要把话都放在嘴边。
山区日照时间短，气温马上下降。我们告别了校长、学生、当地老乡和地方领导踏上归程。我注意到杨哥说了一句话：“我还会再来”。这一句话使我震动，我看了看杨哥，我相信他还会到这边远的乡村小学来，他从不食言的。
这次活动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凑精准，时间若晚一周将降大雪，这地区将有大面积的降雪和冰冻，那时不论是经临夏、郎木寺饶四川过来或由天水翻高娄山来到文县，路上都会花更长的时间（如一周以上）才能抵达，而且冬天大雪封山，那时可能无法进山里。
离开兰州回北京那天，天上开始下雪，我心里不禁由衷地敬佩杨哥，我说：“今天孩子们晚上睡觉时有睡袋就不会冷了”。杨哥轻轻地回答我说：“时时想到民间疾苦，记住默默去做那些雪中送碳的事情”。
杨哥安排我参加这次活动，另一个目的是让我能有机会向这些记者大哥们学习摄影、摄像等专业知识，因为我是广电专业。杨哥安排我在他旁边，一路上能学到点点滴滴做人的道理。杨哥总说要我别怕，世间再厉害的角色都是由点点滴滴开始的。他借用种种的机遇来教我，让我对自己树立信心，杨哥用心良苦深深感动着我。也由于他的魅力，才会感染了六位记者大哥们一道通行。同时，临夏商界的一位成老板听说了我们这次活动也被感动赞助了我们这次租车的费用。
杨哥对我说他是个极为平凡的普通人，这些天来我也目睹了他的生活，在北京的家他睡的还是张折叠床，衣着也极为朴素就那几件衣服。上下公共汽车换乘地铁，很难让人想象，在网上目睹他有如此背景的人生活得确如此朴素。我也问过杨哥：“你是靠什么生活的”，他说：“就是省吃简用，我从不在自己身上乱花钱的”。杨哥又说：“多去学技能，凡是事情能自己去做就省了很大一笔钱。要有自信，不同别人攀比我们又省了好大一笔钱。清贫朴素，并非苦，只是我们应酬少了些，这样我们又省了好大一笔钱，我们若拿这些钱出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人生就有意义了”。
杨哥帮助人他总是事必躬亲，完全是他亲自去了解情况，最后亲自去执行。他对我说：“捐钱不计多少，可以给自己的良知带来一些安慰，但你若能亲自去执行，你才可以做到完全没有浪费，不但解决了弱势力的困难，而且自己的心里踏实，永远作个明白人”。我经历过这一次赈灾活动，自身深深有体会，当今中国没有健全的赈灾机制，没有完善的监督体系，许多受灾群众的困难根本无法解决，能像杨哥这样亲自去执行的人实在难能可贵。
归途中我看着漆黑的窗外，我脑子不断地思索。这几天一幕一幕的情景在我脑海中不断地飘荡，我第一次感觉到两地地点的间隔不再是路程远近的概念，也不再是时间的概念，哈哈，时空都不是概念。我领悟到杨哥所说的就是一个态度的概念。我们一走出山区，啊，今天是十二月二日，我们看见了天象奇观，“双星拱月”，那是金星和木星与月亮相伴，天上好大一个笑脸，我仰望天空也笑了。我心底感觉特别的温暖，我看到那如同向日葵般灿烂笑脸的孩子们，我心里也多了一份牵挂，我心里不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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